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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表演创作中的体验与体现
余江浩

（浙江话剧团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在演员的创作中，从接触剧本开始一直到人物形象创作的完成，也就是在演员孕育角色和在观众面前表演角色的

整个过程中，都不能离开体验。体验是基础，体现只能是在体验的基础上产生。体验与体现的目的是为了塑造出一个真实、生

动的人物形象，因此既不能是为了体验而体验，也不能脱离了体验的基础仅仅去追求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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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在创造角色的过程中，始终都不会离开对人物的

体验与体现，这是表演艺术创作的规律。只有遵循这一条规

律，演员才能创造出有血有肉的鲜明的人物形象。

一、在演员的创作意识的支配下，设角色之身，处角色

之地，通过想象获得的创造性情感，称之为体验

（一）体验在表演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性

离开了体验，演员的创作是无法进行的，同时也无法寻

找出准确、生动的表现形式。离开了体验，创作的人物如一

具行尸走肉的空壳，是苍白的。体验可以通过演员的亲身经

历获取的，也可以通过想象获取的。

大学期间，老师给我排《我的兄弟姐妹》时，我深有体

会。《我的兄弟姐妹》讲述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东北小镇，

原本幸福的六口之家，由于家庭变故，一夜之间，四个孩子

成了孤儿。大哥忆苦因无力负担弟弟妹妹们的生活，忍痛将

他们一一送给有条件收养的人家。我排练的正是大哥祈求乔

叔乔婶收留妹妹思甜的这个片段。开场，伴随着北风呼啸，

寒风凛冽的音效，大幕徐徐拉开。我所饰演的大哥齐忆苦从

下场门缓缓走向舞台中央，身后跟随着乔叔和乔婶，突然转

身朝向乔叔乔婶，央求他俩收留妹妹。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出

场，我当时脑袋发懵，路也不会走了，话也不会说了，更别

提老师要求我出场就有饱满的情绪并且泪流满面。出场的那

么几步路，我心里一直想着：“快哭，快哭！”以至于我央

求乔叔乔婶时的几句台词带着哭腔，但是内心空洞，剩下的

只有一片情绪。当时只想着扮演一个可怜的人，带着令人觉

得可怜的情绪，图有表面，内心没有一丝感受，是空洞的。

在老师的指导和启发下，我联想起自己小时候的往事。小学

一年级的时候，邻居来了个外省的租户，更巧的是那户人家

的儿子成了我们班的插班生，并且成为了我的同桌。在那之

后，我们俩便每天一起上学，一起放学。放学回家后，一起

在我家或者他家里写作业，当然也经常一起吃饭。他比我小

几个月，所以久而久之，我就把他当成自己亲弟弟一样，感

情深厚。后来的某一天，他父母由于工作调动，要回自己的

家乡，于是他也要跟着父母离开。他们一家离开的时候，我

和我的父母还特地去送他们。看着他和他的父母坐上了“小

蹦迪”，越开越远，他还时不时探出个脑袋和我挥手告别，

直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曾经一起玩耍一起上学一起成长的

好朋友突然就离开了自己，我伤心极了，而且直到现在，我

也没能再次联系上他。每每想起当时离别时的场景，当时的

情绪翻涌而来，我仍然会有那么些难过和遗憾。于是我就把

当时分别时的那种体验，慢慢借鉴到《我的兄弟姐妹》排练

中。假如我就是那个哥哥，要送走自己的亲妹妹，那会是怎

样的感受呢？我想象着满天暴雪，寒风凛冽，一夜之间失去

父母，还要忍痛将弟弟妹妹送人，我的内心一直涌动着，情

绪不断翻滚，当我带着这种体验再次说那几句台词时，情感

是自然流露的，祈求收留妹妹的这一系列动作都变得更自

然。表演时也更真实，更能让人相信。

话剧《再见徽因》是我们浙江话剧团的“民国人文系

列”中的保留剧目。我在剧中饰演徐志摩。剧中最后一场

戏，徐志摩以逝去的灵魂出现在剧中，面对即将离开人世间

的林徽因。那一刻，林徽因的生命之火已经即将燃烧到了

尽头。徐志摩站在林徽因的病床前，目睹着林徽因饱受着疾

病的苦痛，慢慢的闭上眼睛，离开了人世间。初排这场戏的

时候，我始终无法进入剧中的规定情境，更不知道怎么样去

表现此时此刻徐志摩的心态。剧中林徽因临死前说：“我的

后半生饱受了疾病与战争的摧残。我好像有好多事没有做，

有好多话还没有说，就要与这个世界诀别了。让我在这个时

候离去，躲过了1957年的风波和1966年之后的劫难。这也许

是上天给我的时候的恩赐。这让我在保有一丝尊严的时候，

告别了这个红尘纷扰的人间。”我当时不知道林徽因在表演

这段台词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表现徐志摩当时当刻的

心态所外化出来的外部形态。只能两眼放空，直直的盯着即

将死去的林徽因。抑或皱一下眉头，生演一个悲伤状态。导

演就我没有感受，心中没有体验，所以站那里十分尴尬，眼

睛里丝毫没有任何的情感与内容。后来，我联想起自己的爷

爷。由于某种疾病，他久卧不起，痛苦不堪。那段时间，家

人们都放下手头上的工作，陪伴左右。心里祈祷爷爷的病情

早日康复。可是他还是日渐消瘦，吃什么吐什么，到最后连

喝水都困难。爷爷躺在病床上，疾病给他带来的无法忍受的

苦痛，让家人们也心痛不已。没过多长时间，爷爷最终还是

离开了我们。可全家人忽然也觉得爷爷被疾病缠身，痛苦不

堪，不仅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是一种折磨。所以，爷

爷的离去，大家也是松了口气，或许对爷爷来说去了天堂，

不再有苦痛，也是一种解脱。爷爷是我疼爱的人，剧中林徽

因也是徐志摩疼爱的人。虽然人物关系不一样，但对于自己

在乎的“亲人”，这份情感是差不多的。是可以理解的。徐

志摩即对与林徽因的离去深感惋惜和不舍，又为她不在饱受

世间的折磨我“欣慰”。因为在天堂，林徽因也不再有病

痛，所以林徽因说她马上要与这个世界诀别了。我当时内心

汹涌，是不平静，是不舍的，多希望林徽因不要离开这个世

界，不要离开她的家人，更不要离开徐志摩。可当林徽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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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后半生饱受了疾病与战争的摧残，她的离去躲过了1957年

的风波和1966年之后的劫难，徐志摩是替她高兴的，或许林

徽因的离开，也是能留住她一丝尊严，可以告别这个红尘纷

扰的人间，也远离了疾病带来的苦痛。有了这些感受与体

验，再次排练时，所外化出来的外部动作都是真挚的、合理

的。所以说，演员在创作过程中，体验是十分重要的，需要

重视。

（二）体验是在规定情境中，受演员意识支配和监督的

演员绝不能将自身的情感取代角色的情感，任其自然主

义地泛滥。我的一个好朋友，现在也是某剧团比较优秀的演

员，她和我讲起她的一段亲身经历。由于种种原因，她的父

母反对她的婚事，逼迫她与她当时的对象分手。也正在那个

阶段，她接到了剧团的通知，饰演话剧《雷雨》中的四凤。

有一次演出，在演到“四凤起誓”那场时，面对母亲鲁侍萍

的压力，要求四凤不许再见周家的人，并要求发誓。她突然

联想起自己的现实经历，当时就泪如泉涌，泣不成声。眼泪

鼻涕流得根本无法张口，那句经典的台词：“那天上的雷劈

了我”一个字都发不出来，大大影响了人物的创造。

二、演员在创作体验的同时，还必须寻找、选择创造相

适应的艺术形式，把人物的情感体验表达出来，这样观众才

能看得见，感受得到

但并不是有了体验，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准确的表达形

式。演员需要进行选择与创造的，找到最适合的表达形式去

体现。

著名表演艺术家童超，在话剧《茶馆》中所塑造的庞

太监，一直被人津津乐道，赞不绝口。他在塑造庞太监人物

时，语调不男不女，面部表情似笑非笑，眼神呆滞冷漠。在

形体造型上，也进行了精心的创造，双肩下垂，胸部塌陷，

由于膝关节不灵，所以设计走起路来腿发直。通过这一系列

的外部表现手段，把一个在封建时期被扭曲了的畸形的庞太

监形象塑造的惟妙惟肖。

《拾玉镯》几乎是戏曲演员必学剧目，剧中女主角孙玉

娇通过一系列的创造性的、精炼的、生动地表现形式，成功

塑造了一个活泼、可爱、勤劳、热爱生活的少女形象。女主

角孙玉娇一出场，就有一个甩辫子的动作，一下子就让观众

感受到其活泼跳脱的人物形象。随后，孙玉娇在出门前，仔

细注意脸上的妆容，整理衣襟等动作，表现出一个少女注重

形象、爱美。随后，有一系列喂鸡的动作，开鸡笼、赶鸡、

拿鸡，体现出孙玉娇对家务的熟悉。尤其是在数完鸡后发现

少了一只时，她到处寻找，形体蹑手蹑脚，十分的认真、可

爱。最为著名的是孙玉娇学习针线时的无实物表演。在学习

针线的过程中，选花样、找针、搓线、穿线、绣花等动作，

再配合眼神，让观众也觉得仿佛确实有线穿梭其中，用细节

表现了孙玉娇手巧心巧、细心认真的少女形象。这都是几代

艺术家们，在创作时，选择出具有生动、鲜明、准确的表现

手段的伟大结晶。

经典话剧《风雪夜归人》中，我饰演男主角魏莲生，他

是一个出生贫苦，后唱戏走红，颇得达官贵人的喜欢，与法

院院长的四太太玉春相识后，他不仅感受到了爱情的温暖，

更使他麻木的灵魂猛地惊醒，发觉自己也并不快乐。他感谢

玉春的启发，开始思考“人为什么活着？什么样的生活才是

有意义的？”最后魏莲生决定与玉春一起逃走，去过真正自

由的生活，做一个自个儿做主的人。不幸的是，被势利小人

王新贵出卖了，被驱逐出境……魏莲生是京城和附近几省唱

花旦的名角，红级一时，是当时被万人追捧的一颗明星。首

先他是戏曲名角，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名男旦。所以我在塑造

魏莲生这个人物的时候，特地去翻阅了一些关于京剧男旦的

资料与影像资料，他的坐姿是很讲究的，不会像现代人那么

随意、随性。他在坐姿上要有戏曲演员由于职业习惯所带入

生活中下意识的体态。首先，坐姿要有雕塑感，让观众一看

就知道他是一名戏曲演员，再者魏莲生是唱花旦的，所以和

戏曲中其他行当，如老生演员坐姿要有区别，双腿不能入老

生演员打开幅度那么大，动作不能太有棱角，但决不能太生

活化，还需要带有花旦的秀气与内敛，倒水的时候，我专门

用左手捏着右手腕垂下的衣袖用右手去倒，这个动作不仅是

那个年代衣袖太大，倒水时不便，更是戏曲人职业所遗留的

习惯。我也偶尔会设计兰花指，这是下意识流露的职业病，

决不是生活中故意为之，也要掌握分寸，因为兰花指用多

了，显得过分脂粉气，让人心理有点排斥。由于魏莲生唱的

是旦角，所以笑也不能太过，更不能张牙舞爪。生活中魏莲

生也应该是注意自己的体态与面部表情的。剧中魏莲生畅想

着与四太太私奔后“一起坐船、骑马、跑路，听听流水响，

闻闻野花香”，这时候我给他设计的是带着一点戏曲旦角台

步与旦角体态，拉着玉春在舞台上跑，一来是对未来幸福生

活的憧憬，再者由于唱花旦的职业习惯，水袖在戏曲中的作

用是“以袖抒情”，利用好戏曲中水袖的表现形式，可以达

到表现任务各种思想感情。剧中，当魏莲生决定与四太太玉

春携手私奔时，被小人王新贵出卖，致使两人此生再无相

见。此时魏莲生是 惶急的、绝望的、悲痛的。我利用戏曲旦

角中九尺长水袖，通过戏曲的手袖功去表现，因为魏莲生此

时用任何外化的手段都是无力的。他捡起挂在墙上的九尺手

袖，运用抖袖、掷袖、挥袖、甩袖、翻袖，再加上串反身、

圆场等戏曲手段来体现此时此刻戏曲名旦魏莲生临近崩溃与

绝望的心境。

三、体验与体现是相互依存、辩证统一，又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

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外”、“容动而神随，形现而神

开”，也说明了体验与体现的关系。戏剧家金山也曾说过：

“没有体验，无从体现；没有体现，何必体验；体验要深，

体现要精；体现在外，体验在内；内外结合，相互依存。”

总结

演员在创作过程中，不仅要有深刻的体验，也要有生动

的、准确的、鲜明的表现形式去体现，这样才能塑造出一个

有血有肉的鲜明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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